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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一头战象

西双版纳的召片领曾经拥有一支威风凛凛的象兵。所谓象兵，就是

骑着大象作战的军队。象兵比起骑兵来，不仅同样可以起到机动快速的

作用，战象还可用长鼻劈敌，用象蹄踩敌，直接参与战斗；一大群象，

排山倒海般地扑向敌人，战尘滚滚，吼声震天，势不可挡。

一九四三年，日寇侵占了缅甸，铁蹄跨进了和缅甸一江之隔的西双

版纳边陲重镇打洛。象兵在打洛江畔和日寇打了一仗。战斗异常激烈，

枪炮声、厮杀声和象吼声惊天动地；鬼子在打洛江里扔下了七十多具尸

体，我方八十多头战象全部中弹倒地，血把江水都染红了。战斗结束后，

召片领在打洛江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二十多米的巨坑，把阵亡的战象隆重

埋葬了，还在坑上立了一块碑：百象冢。

曼广弄寨的民工在搬运战象的尸体时，意外地发现有一头公象还在

喘息，它的脖颈被刀砍伤，一颗机枪子弹从前腿穿过去，浑身上下都是

血，但还活着。他们用八匹马拉的大车，把它运回寨子。这是唯一幸存

的战象，名叫嗄羧。好心肠的村民们治好了它的伤，把它养了起来。

我一九六九年三月到曼广弄寨插队落户时，嗄羧还健在。它已经

五十多岁了，脖子歪得厉害，象嘴永远闭不拢，整天滴滴答答地淌着唾

液；一条前腿也没能完全治好，短了一截，走起路来踬踬颠颠；本来就

很稀疏的象毛几乎都掉光了，皮肤皱得就像脱水的丝瓜；岁月风尘，两

支象牙积了厚厚一层难看的黄渍。它是战象，它是功臣，受到村民们的

尊敬和照顾，从不叫它搬运东西，它整天优哉游哉地在寨子里闲逛，到

东家要串香蕉，到西家喝筒泉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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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负责饲养嗄羧的老头波农丁混得很熟，因此和嗄羧也成了朋友。

我插队的第三年，嗄羧愈发衰老了，食量越来越小，整天卧在树荫

下打瞌睡，皮肤松弛，身体萎缩，就像一只脱水柠檬。波农丁年轻时给

土司当了多年象奴，对象的生活习性摸得很透，他对我说：“太阳要落山

了，火塘要熄灭了，嗄羧要走黄泉路啦。”几天后，嗄羧拒绝进食，躺在

地上，要揪住它的鼻子摇晃好一阵，它才会艰难地睁开眼睛，朝你看一

眼。我觉得它差不多已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中了。

可一天早晨，我路过打谷场旁的象房，惊讶地发现，嗄羧的神志突

然间清醒过来，虽然身体仍然衰弱不堪，但精神却处在亢奋状态中，两

只眼睛烧得通红，见到波农丁，欧欧欧短促地轻吼着，鼻子一弓一弓，

鼻尖指向象房堆放杂物的小阁楼，象蹄急促地踢踏着地面，好像是迫不

及待想得到小阁楼上的什么东西。开始波农丁不想理它，它发起脾气来，

鼻子抽打房柱，还用庞大的身体去撞木板墙。象房被折腾得摇摇欲坠。

波农丁拗不过它，只好让我帮忙，爬上小阁楼，往下传杂物，看它到底

要什么。

小阁楼上有半箩谷种两串老玉米几条破麻袋，其他好像没什么东西

了。我以为它精神好转起来想吃东西了，就将两串老玉米扔下去，它用

鼻尖勾住，像丢垃圾似的丢出象房去；我又将半箩稻谷传给波农丁，他

还没接稳呢，就被嗄羧一鼻子打泼在地，还赌气地用象蹄践踏；我又把

破麻袋扔下去，它用象牙把麻袋挑得稀巴烂。

小阁楼角落里除了还有一床破篾席，已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。嗄羧

仍焦躁不安地仰头朝我吼叫。“再找找，看看还有啥东西？”波农丁在下

面催促道。我掀开破篾席，里头有一具类似马鞍的东西，很大很沉，看

质地像是用野牛皮做的，上面蒙着厚厚一层灰尘，除此而外，小阁楼里

真的一样东西也没有了。我一脚把那破玩意儿踢下楼去。奇怪的事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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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嗄羧见到那破玩意儿，一下安静下来，用鼻子呼呼吹去蒙在上面的

灰尘，鼻尖久久地在破玩意上摩挲着，象眼里泪光闪闪，像是见到了久

别重逢的老朋友。

“哦，闹了半天，它是要它的象鞍啊。”波农丁恍然大悟地说，“这就

是它当战象时披挂在背上打仗用的鞍子，我们当年把它从战场上运回寨

子，它还佩戴着象鞍，在给它治伤时，是我把象鞍从它身上解下来扔到

小阁楼上的。唉，整整二十六年了，我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，没想到，

它还记得那么牢。”

嗄羧用鼻子挑起那副象鞍，甩到自己背上，示意我们帮它捆扎。我

和波农丁费了好大劲，这才将象鞍置上了象背。

象鞍上留着弹洞，似乎还有斑斑血迹，混合着一股皮革、硝烟、战

尘和鲜血奇特的气味；象鞍的中央有一个莲花状的坐垫，四周镶着一圈

银铃，还缀着杏黄色的流苏，二十六个春夏秋冬风霜雨雪，虽然已经有

点破旧了，却仍显得沉凝而又华贵；嗄羧披挂着象鞍，平添了一股英武

豪迈的气概。

“它现在要披挂象鞍干什么？”我迷惑不解地问道。

“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。”波农丁皱着眉头伤感地说，“我想，它也许

要离开我们去象冢了。”

我听说过关于象冢的传说。大象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，除了横遭

不幸暴毙荒野的，都能准确地预感到自己的死期，在死神降临前的半个

月左右，便离开象群，告别同伴，独自走到遥远而又神秘的象冢里去；

每群象都有一个象冢，或是一条深深的雨裂沟，或是一个巨大的溶洞，

或是地震留下的一块凹坑，凡这个种群里所有的象，不管生前浪迹天涯

海角漂泊到何方，最后的归宿必定在同一个象冢。让人惊奇的是，小象

从出生到临终，从未到过也未见过象冢，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凭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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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神秘力量的指引，能准确无误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种群的象冢。

“就算它打算去象冢了，也没必要披挂这么沉重的象鞍呀！”我说。

“这我就说不清了，也许，嗄羧天生是个小气鬼，临走在向我们讨回

属于它的东西。唔，这象鞍本来就是它的嘛。”

我觉得这种解释十分牵强，嗄羧平时并不吝啬，恰恰相反，待人还

挺慷慨挺厚道的；我好几次看见，它卷着一串香蕉在路上走，寨子里的

小孩伸手向它要，它都会用那根万能的鼻子撕下一只来给他们。我隐隐

约约有一种感觉，嗄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回那具象鞍，含有一种很高

级的情感。

果然被波农丁说中了，嗄羧准备告别曼广弄寨，找它最后的归宿了。

它绕着寨子走了三匝，对救活它、收留它并养活它二十六年的寨子表达

一种恋恋不舍的心情。嗄羧要走的消息长了翅膀似的传遍全寨，男女老

少都涌到打谷场来为嗄羧送行。大家心里都清楚，与其说是送行，还不

如说是送葬，为一头还活着的老战象出殡。许多人都泣不成声。村长帕

珐在象脖子上系了一条洁白的纱巾，四条象腿上绑了四块黑布。老人和

孩子捧着香蕉、甘蔗和糯米粑粑，送到嗄羧嘴边，它什么也没吃，只喝

了一点凉水。

日落西山，天色苍茫，在一片唏嘘声中，嗄羧上了路。

送行的人群散了，波农丁还站在打谷场上痴痴地瞭望。我以为他在

为嗄羧的出走而伤心呢，就过去劝慰道：“生老病死，聚散离合，本是常

情，你也不要太难过了。”不料他却压低声音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有胆量跟

我去发一笔财吗？”见我一副茫然无知的神态，他又接着说：“我们悄悄

跟在嗄羧后面，找到那象冢……”

我明白他的意思了，他是要我跟他合伙去捡象牙。在热带雨林里，

大象的躯体和骨头会腐烂，象牙却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泽；象冢由于世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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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代代埋葬老象，每一个象冢里都有几十根甚至上百根象牙，毫不夸张

地说，找到一个象冢就等于找到一个聚宝盆；聪明的大象好像知道人类

觊觎它们发达的门牙，生怕遭到贪婪的人类的洗劫，通常都把象冢选择

在路途艰险人迹杳然的密林深处，再有经验的猎人也休想找得到；但如

果采取卑鄙的跟踪手段，悄悄尾随在死期将临的老象后面，就有可能找

到那遥远而又神秘的象冢。邻近的曼蚌寨有个名叫岩鸣的猎手，三年前

在森林里偶然碰到一头奔赴黄泉的老象，结果从象冢里背回七十八根象

牙，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。可我总觉得做贼似的跟在一头老战象后面，

去捡它的便宜，好像不怎么地道。我犹豫着，沉默着，没敢轻易答应。

波农丁显然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说：“我们只捡象冢里其他象的象牙，

嗄羧的象牙我们不要，也算对得起它了嘛。”

这主意不错，既照顾了情感，又可圆发财梦，何乐而不为？

我俩拔腿就追，很快就在通往崇山峻岭的小路上追上了踽踽独行的

嗄羧。天黑下来了，它脖颈上那根标志着出殡用的白纱巾成了我们摸黑

追踪的路标。它虽然跛了一条腿走不快，却一刻也没停顿，走了整整一

夜，天亮时，来到打洛江畔。

这是一条美丽的边境河，翠竹掩映，晨雾袅绕，不远处有几个村寨

传来鸡鸣狗吠。嗄羧站在江滩的卵石上，停了下来，久久凝望着清波荡

漾的江面。

这儿虽然不是热闹的市廛城镇，但四周有村寨，附近有渡口，也绝

非荒无人烟的山野，怎么可能会藏有象冢呢？

“我想起来了，这儿是水晶渡的上游，二十六年前，我们就是在这里

把嗄羧给抬上岸的。”波农丁指着江湾一块龟形的礁石说，“幸亏有这块

礁石挡住了它，不然的话，它早被激流冲到下游淹死了。”

这么说来，这儿就是二十六年前抗日健儿和日寇浴血搏杀的战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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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，嗄羧踩着哗哗流淌的江水，走到那块龟形礁石旁，鼻子在被

太阳晒成铁锈色的粗糙的礁石上亲了又亲，许久，才昂起头来，向着天

边那轮火红的朝阳， ——  ——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。它突然间像变

了一头象，身体像吹了气似的膨胀起来，四条象腿的皮肤紧绷绷地发亮，

一双象眼炯炯有神，吼声激越悲壮，惊得江里的鱼儿扑喇喇跳出水面。

我想，此时此刻，它一定又看到了二十六年前惊天地泣动鬼神的一

幕：威武雄壮的战象驮着抗日健儿，冒着枪林弹雨，排山倒海般地冲向

侵略者；日寇鬼哭狼嚎，丢盔弃甲；英勇的战象和抗日将士也纷纷中弹

跌倒在江里……

我对嗄羧肃然起敬，它虽然只是一头象，被人类称之为兽类，却具

有很多称之为人的人所没有的高尚情怀；在它行将辞世的时候，它忘不

了这片它曾经洒过热血的土地，特意跑到这儿来缅怀往事，凭吊战场！

太阳升上了槟榔树梢，一只独木舟剪开浓浓的江雾，艄哥放开喉咙

唱着山歌，从上游飘然而下。嗄羧离开打洛江，钻进一条草木茂盛的箐

沟。这一次它大概要直奔神秘的象冢了，我想。我们跟在它后面，走了

约一个多小时，在一块平缓的向阳的小山坡上，它突然又停了下来。

“哦，这里就是埋葬八十多头战象的地方，我参加过挖坑和掩埋，我

记得很清楚，喏，那儿还有一块碑。”波农丁咬着我的耳朵说。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荒草丛中，果然竖着一块石碑，镌刻着

三个烫金大字：百象冢。年久日长，金箔剥落，字迹有点模糊不清了。

莫非嗄羧它……我不敢往下想，斜眼朝波农丁望去，他也困惑地紧

皱着眉头。

嗄羧来到石碑前，选了一块平坦的草地，一对象牙就像两支铁镐，

在地上挖掘起来。土块翻松后，它又用鼻子把土坷垃清理出来，继续往

下面挖。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又经过长途跋涉，体力不济，挖一



充满灵性的动物世界——沈石溪的12堂语文课

·�·

阵就要站在边上喘息一阵，但它坚持不懈地挖着，从早晨一直挖到下午，

终于挖出了一个椭圆形的浅坑来；它滑下坑去，在坑里继续深挖，用鼻

子卷着土块抛出坑来；我们在远处观看，只见它的身体一寸一寸地往下

沉。太阳落山了，月亮升起来了，它仍在埋头挖着。

半夜，嗄羧的脊背从坑沿沉下去不见了，象牙掘土的咚咚声越来越

稀，长鼻抛土的节奏也越来越慢，鸡叫头遍时，终于，一切都平静下来，

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

我和波农丁耐心地等到东方吐白，这才壮着胆子，走到坑边去看，

土坑约有三公尺深，嗄羧卧在坑底，侧着脸，鼻子盘在臂弯，一只眼睛

睁得老大，凝望着天空；一条四脚蛇从潮湿的泥土里钻出来，爬到它的

眼球上，它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它死了。它没有到遥远的神秘的祖宗留下的象冢去，它在百象冢挖

了个坑，和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同伴们葬在了一起。作为一头老战象，它

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

土坑里弥散着一股腐烂的气息，看得见二十六年前埋进去的战象的

残骸，红土里，好像还露出了白的象牙。嗄羧那对象牙，也因挖掘土坑

而被沙土磨得锃亮，在晨光中闪烁着华贵的光泽。波农丁牙疼似的咧着

嘴苦着脸说：“要是我们在这里捡象牙，只怕是盖了新竹楼竹楼要起火，

买了牯子牛也会被老虎咬死的啊！”

“对，是要遭报应的。”我说，“除非我们枉披了一张人皮，我们不会

在这里捡象牙的。”

我和他一起动手，将浮土推进坑去，把土坑填满夯实，然后，空着

手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回寨子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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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役军犬黄狐

梭达哨所阵地上，挺立着两排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士兵。对面七步

远的磨盘上，蹲着一条名叫黄狐的军犬。虽然它鼻子和唇吻间稀疏的长

毛已经脱尽，露出几分衰老，但从它细腹宽胸的身材、发达饱满的肌肉、

肩胛上那道显眼的伤疤和短了一小截的右前爪中，仍可看出它年轻时威

武勇猛的风采。

它的主人——排长贾松山将一枚二等功勋章和两枚三等功勋章挂在

它脖颈上。镀金的勋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紫红的绸带缠在它金黄的皮

毛间，分外耀眼。

哨所最高指挥官宋副连长笔直地站在它面前，大声宣读一纸命令：

“梭达哨所军犬，编号 08431，1979 年服役，在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

屡建战功，现因超龄和身体伤残严重，命令其退出现役……”

宋副连长的话音刚落，队列里的士兵便热烈地鼓起掌来。可怜的黄

狐并不知道自己正在退役。它虽然绝顶聪明，但还是听不懂人类复杂的

语言。此刻，它瞅着这庄严的场面，还以为哨所要带它去执行什么重大

的战斗任务呢。它兴奋得昂着头颅，挺着胸脯，做出雄赳赳的临战姿态。

“举前爪。”贾排长命令道。

它立即执行。由宋副连长带头，四十多名军人依次跟它握手告别。

梭达哨所对面，是我国神圣的领土者阴山，此时还被敌军侵占着。敌

军不时朝这儿开炮，弹头摩擦空气发出的尖啸声、炮弹落地的爆炸声、弹

片飞迸时发出的咝咝声，都为这隆重的军犬退役仪式增添了庄严的气氛。

吃午饭时，黄狐才开始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妙。平日进餐，主人从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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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它吃得过饱，太饱了不但影响它冲击和扑咬的速度，还会麻木它的嗅

觉神经和听觉神经。灵敏的嗅觉和听觉，对一条军犬来说，是多么重要，

尤其是处在战争环境下，每时每刻都要防备敌军的突然袭击。它完全体

谅主人的苦心，总是吃到七成饱，就自觉地停止进食。可今天的午餐太

特殊了，一整只烧鸡，大半盆排骨，外加两大碗米饭，香喷喷热腾腾，

贾排长还一个劲给它添菜。它吃得肚皮胀成球形，宋副连长还硬把一只

鸡大腿塞进它嘴里。这实在太反常了。

下午，贾排长牵着它越过一道山梁，来到营部，把它交给一位笑容

可掬的胖厨师。

贾排长跟它告别时，一次又一次用宽大的手掌抚摸它的脊背，捋顺

它的毛，还把脸颊依偎在它的鼻子上，抱着它亲了很久很久。一串泪从

主人的睫毛间滴落下来，弄湿了它鼻翼两侧的茸毛，又流进它的嘴唇。

哦，人的眼泪原来是热的，还有咸味。它不明白主人为啥要流泪，什么

伤心的事也没有发生呀。四个月前，在一次伏击战中，它的右前爪被敌

军的手榴弹炸掉一小截，露出白的骨头，在包扎伤口时，贾排长眼眶里

虽然蒙上了一层晶莹的泪花，但还是没流出来。

它晓得，男儿是不轻易掉泪的，军人是不轻易掉泪的。

但此刻，贾排长却变得像个多愁善感的女人，泪儿像断了线的珍珠

啪嗒啪嗒往下落。

它非常纳闷。

它在营部等了七天，贾排长还没来接它。它这才恍然大悟，自己已

经退役了。

它明白退役是怎么回事。过去它在团部看见过一条名叫阿丘的退役

军犬，整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养得肥头肥脑，成了一条行动笨拙、反应

迟钝、又老又胖又丑的草狗。军人都忙自己的事，没人理睬阿丘，阿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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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能和一帮拖鼻涕的小娃娃为伍。为了赢得孩子一声欢笑，讨得孩子手

中一块糖果，阿丘会使劲摇尾巴，谄媚地汪汪叫，还愿意在烂泥地里打

滚。

这不是军犬，这是巴儿狗。

贾排长为啥要抛弃它呢？它做错过什么事吗？没有。它哪一次没执

行命令吗？没有。它的右前爪虽然短了一截，但并不影响它的扑咬冲击。

它十三岁，虽然年龄偏大，但还能在草丛中间闻出陌生人路过时遗留下

来的气味，并准确地跟踪追击。它是一条顶呱呱的军犬，连上次到梭达

哨所来视察的军分区司令员都当面这样称赞过它。它要回梭达哨所去看

个究竟。

它只能悄悄地潜回哨所，因为主人命令它待在营部，它回去是违法

的。从它在军犬学校接受训练开始，整整十二个年头了，它还是第一次

违反主人神圣的命令。

它很聪明，选择了正午时间回到哨所。除了岗上有个哨兵外，其他

人都钻在猫儿洞里午睡。阵地上，只有知了在枯燥地嘶鸣。

阵地左侧那片小树林里有一幢结构精巧的矮房子，钢筋编织的墙，

石棉瓦铺的顶，都漆成漂亮的草绿色。这就是它睡了八年的狗房。它避

开哨兵的视线，匍匐接近狗房。突然，它闻到一股陌生的气味，那是同

类身上发出来的那股刺鼻的汗酸味。

“汪！”狗房里传来一声低沉的恫吓的吠声。

黄狐仔细一看，原来狗房里关着一条新来的军犬，浑身皮毛黑得发

亮，眉心有块显眼的白斑。黑狗脖颈上套着一条黄皮带，铜圈闪闪发亮。

它熟悉这副皮带圈，是用水牛皮做的，柔软而坚挺，浸透了硝烟和战尘，

有一股使军犬着迷的气味，套上后会使军犬变得更加威风凛凛。它妒忌

地望着这副皮带圈，滴下了口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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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呜——”黑狗趴在铁栏杆上，朝它龇牙咧嘴地低吼着。它明白黑狗

的意思，是警告它不要来侵犯领地。

黄狐愤怒地竖直尾巴。是你这条卑鄙的黑狗，侵犯了我的岗位，我

的宫殿。它明白了主人为啥要抛弃它，原来是这条黑狗顶替了它的位置、

抢走了主人的宠爱。它把所有的委屈全迁怒到黑狗身上，复仇的火焰烧

炙着它整个身心。突然间，它冲动起一股杀机。

黑狗也用充满敌意的眼光傲视着它。

它是久经沙场的军犬了，懂得搏杀前应该做些什么。它把胸脯贴在

湿漉漉的冒着凉气的泥地上，让心中的怒火冷却浓缩。它冷静地围着狗

房兜圈子，仔细打量着对手，比较着彼此的优劣，选择最佳搏杀方式。

黑狗比它年轻，比它高大，那隆起的肌腱、结实的胸脯，证明对方是一

条强壮的凶悍的狗。它黄狐右前爪伤残，拼蛮力显然是很难赢对方的，

只能智取。对方年轻强壮，身上没有伤疤，眼角没有皱纹，是个初出茅

庐的新手，没有实战经验。瞧这黑家伙显得多幼稚，隔着铁栏杆还朝它

频频扑击，不但撞疼额头和爪子，还徒劳地消耗掉精力和体力。老练的

军犬绝不会这样虚张声势。看来，这黑家伙确实很嫩，容易对付。

黄狐瞧出了黑狗致命的弱点，这才不慌不忙地用牙齿咬开铁门倒插

着的铁销。

黑狗蹿出铁门急急忙忙朝它扑来，黄狐转身就跑。这儿离猫儿洞太

近，撕咬起来会惊醒主人。它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消灭黑狗。

它下了山坡，钻进深箐，跑到峡谷。再拐个弯就越出梭达哨所的地

界了，突然，黑狗停止追击，站在一棵被敌军炮弹削成光头的大树前，

胜利地吠了两声。黑狗也是条军犬，没有主人的命令是不会远离军营的。

这儿虽然离哨所很远了，但山上山下是条直线，站在哨所阵地上，

用个望远镜便可看清峡谷里的一切。必须拐过峡谷。黄狐瞪着双眼，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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